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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人工流产 单身女性生育 堕胎权 堕胎

My body my choice 台湾人工流产题 


在台湾，这些人工流产的故事不能说出口

多年来，台湾年度人工流产人次屡屡高于出生人口，不开放的社会氛围却始终让人无法说出自己的经历。

台湾 深度 My Body, My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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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梅还清楚记得意外怀孕的时间是在10月中，“我的生理期很准时，晚了几天我就觉得惨了，我买了两个不

同厂牌的验孕棒，都是两条线。”当时28岁的她在法国游学但不谙法语，在男伴的协助下到医院进行人工流

产，他们在上课地点附近找了医院。由于怀孕才五周，医生建议药物流产。

原本得在医院服下药物，因为她们接下来要移动到另一座城市上课，在医生的叮咛下，甘梅在长途移动的

前一天先服用第一颗药，隔天再吃第二颗。八小时的车程，她在长途车的后座躺着，渡过漫长、疼痛的流

产，“身体很不舒服，每过一段时间，我就要求男伴停车，让我更换吸满血液的卫生棉。虽然痛苦，但我仍

觉得人工流产对当时的我是最好的决定，也从不后悔。”留学在海外的她，当时完全没有做好生育的准备。

 
回台已有大概四年，甘梅从未提起人工流产一事，她不知道如何解释当时发生的状况，“更重要的是，我

不想收到负面回馈。”未婚怀孕还流产，在台湾会被异样眼光看待，甘梅身边没有任何人谈论过人工流产经

验，找不到有相同经验者、对性并不开放的氛围让她难以开口。

33岁的贝蒂是少数愿意公开谈论人工流产经验的人，在生活或是课堂中，她认为这就是她生命的一部分，

却一再收到男性的恶意评论——“妳干嘛不生下来自己养？”“就是因为妳不够坚持才会这样”“妳让我知道流

产对身体会不好，我以后不会娶流产过的女人”，贝蒂逐渐噤声。

贝蒂是艺术史研究所学生，曾有两次人工流产经验。第一次流产后，过去成长的阴暗面随着流产的痛苦经

验一口气爆发，她没办法上学。直到某堂课的男教授通知再不到课堂上就要当掉她，“他要求我出示诊断证

明，却又质疑我忧郁症以及流产的证明哪里取得。他是一名上了年纪的基督徒，我回到课堂后，他每次都

会提起低生育率，年轻人怀孕了还不生，目光总朝着我，这让我的忧郁症更加严重。”

除了男性的不理解，为她手术的医师也再三强调，诊所很少进行人工流产，尽量不做，意思似乎是只欢迎

新生命的到来。这些话对贝蒂造成多次伤害。
 
端传媒记者采访四名女性的人工流产经历，她们多表示不

愿公开流产经验或是曾在公开后遭遇不友善反应而噤声。台湾每年人工流产的次数多年来高于出生人口，

据卫福部统计，近五年人工流产的人次约为22万，而2021年的出生人口只有15万。2016年台湾第十二次

家庭与生育调查报告显示，全台20-49岁的女性曾有过人工流产的比例为17.7%，也就是五名女性就有一

人曾有过人工流产经验。就算比例很高，人工流产在台湾仍似乎是只能谈论体制、权利，但很难公开述说

个人经验。 



2022年7月24日，宜兰福隆海滩，家长与孩子嬉水。摄：陈焯煇/端传媒

跟前男友分手10天后，贝蒂发现自己怀孕了。“我告诉他这件事，但他不再跟我联络。后来，我在社群上看

到他仍然去玩乐团、表演，我才知道被抛下了”。虽然有妹妹的陪同到诊所进行人工流产，但她仍然感到寂

寞。由于怀孕还不到七周，医师告诉她，可以选择药物流产（RU486）或真空吸引手术。在诊间，她发抖

着拿起第一颗药物，医护人员也紧张地盯着她服下，第二颗药物过后，血肉从她下体流出，伴随强烈副作

用，让她不断上吐下泻，在马桶边边呜噎哭泣，在快要昏倒前，她打给前男友，哀求他来家里看她一眼，

对方依然未现身，在她的生命中消失。

直到2018年9月，贝蒂再次发现自己有孕，当时的男友在国外工作，原本论及婚嫁，也打算生育的他们，

却因为各自的职涯选择人工流产。此外，贝蒂也说出她的隐忧，长期服用身心科药物的她是否能够生出正

常的孩子？妇产科医师告诉她，还无法证明胚胎会不健康，但她仍然害怕。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贝蒂要求

男友回国陪她手术，却遭对方以机票太贵为由拒绝。她再一次经验一个人流产。“我后悔当时没告诉他，我

好喜欢小孩，我好想要生下来”，但她深知，这两次的流产都是对当时的她最好的决定。

“我最厌恶的是我的前男友们，因为人工流产，我的人生暂停前进了一阵子，但他们没有，继续玩团、出国

工作，为什么他们可以好好的？这很不公平。”贝蒂觉得那两个流产的胚胎某种形式被生出来过，只是没人

见过。为此，她创作了一首诗，纪念当时的自己与两个胚胎。

哭哭嚷嚷叫叫闹闹


身体自意识中出现了撕裂的伤痕


那是位在下体的一道狭长破口
 
破口曾被母亲温柔的双唇亲吻


而长出了地球人命名的阴唇
 
女子趁阴唇叫喊出哭闹声前


顺着月亮的周期



〈月球背面生子〉  


顺着月亮的周期


抵达月星


在月球的背面


生出两个孩子
 
在地球人看不到的地方


她生出两个孩子
 
女子回到地球之后


她的双唇干扁


她的阴唇枯萎


她的破口


再也不生孩子


她的她口


只不断飞出许许多多


黑色的蝙蝠 


原则上有罪 


台湾社会默许人工流产发生，却不愿女性公开谈论人工流产经验，并以“无知”、“邪恶”刻板形象加诸女性

身上，并以婴灵报复等道德论述来束缚女性。

阳明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林志洁长期关注女性议题，她认为社会充斥着对人工流产的迷思，像是流产就是杀

婴、婴灵报复，而未婚者流产就会被冠上放荡、不洁，愚蠢等形象，这些迷思造成女性焦虑、不安。

她强调，迷思概念下，只会造成母婴的对立，社会似乎只在乎“胎儿”的人权，而不是女性的权利，“妈妈

好，小孩才会好，但现在不是，在那么多的限制下，女性干脆不要怀孕、不要生下来。”林志洁举了《为什

么要抛弃我？：日本“婴儿信箱”十年纪实》一书做例子。熊本一间民间医院，成立了“婴儿信箱”设施，收

容因走投无路而遭牺牲的婴孩们。十年来，收容了一百三十个孩子。她指出，这只是提供给尚未准备好成

为母亲的女性一个选项，书中也阐述了走投无路的女性在信箱附近产子，差点丧命，婴儿信箱拯救了小生

命，也拯救了社会底层的弱势母亲。



阳明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林志洁。摄：陈焯煇/端传媒

妇产科医师乌恩慈也呼应了上述的看法，社会多从胚胎的权利出发，而不是从女性的角度看待流产。 


乌恩慈指出，当妇女处在迷思中，容易导致流产后的忧郁以及创伤。目前，社会对于自然流产多抱以同

情，女性也比较愿意谈论自然流产的经验，不过，乌恩慈认为，过去对于自然流产也有很深的负面印象，

把这些流产的女性贴上“体弱、不小心”等标签。
比较愿以谈论人工流产经验的多是已婚且生育过孩子的妇

女，乌恩慈说：“她们会强调，已生够多了。她们愿意谈论流产经验，一部分也代表着自己还有生殖能

力。”

“台湾长期形成的氛围是可以做（人工流产），但不要说。”乌恩慈认为，无论是在人口控制的背景下，还

是过去重男轻女观念，民间早已普遍存在人工流产的事实，但没人愿意正视。早在1984年优生保健法让人

工流产合法化之前，纵使进行人工流产的女性以及医师可能触犯刑法的堕胎罪，但仍存在这个事实，优生

保健法的立法目的正是为此考量，在医生团体、妇女团体的呼吁下，让人工流产合法化。

根据刑法288条规定：怀胎妇女服药或以他法堕胎者，处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罚金。怀

胎妇女听从他人堕胎者，亦同。因疾病或其他防止生命上危险之必要，而犯前二项之罪者，免除其刑。

政府试图为人工流产合法化，而这主因在于不断上升的人口，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妇女的健康、人权及合

法的医疗行为等因素，制定优生保健法。林志洁指出“优生保健法”的“优生”名称大有问题，未来可能会调

整为“生育保健法”，避免争议。虽然优生保健法不是为了女性自主权而立法，但一定程度上仍保障了合法

人工流产。

是否能将人工流产除罪？林志洁认为必须朝除罪化前进，不过，妇女团体也担心，提出除罪化将给予反堕

胎团体舞台，届时，又会像2019、2020年的公投提案那样，妇团也担心，保守势力因着美国推翻罗诉韦

德案为基础 限缩台湾合法的人工流产条件



德案为基础，限缩台湾合法的人工流产条件。

或是如美国的TRAP LAWS（the targeted regulation of abortion providers），是地方针对人工流产

医疗院所的各种限制，像是两次服用药物都需要在医师的监督下，由于服药至少间隔24小时，因此会增加

妇女及医院的成本，另外则是透过立法提高医疗院所的软硬体设备。这些措施实质上就是要达到架空生育

自主权的目的。

2022年5月3日，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抗议活动中，一名示威者将她的手伸向空中。摄：Jessica Rinaldi/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Images

抗拒母亲身分与无声的复仇 


42岁的妍珊是一名社运人士，经历过五次的人工流产及一次的自然流产。第一次发生在刚满20岁不久的冬

天，由于怀孕周数已超过七周，得进行手术才能流产。她回忆起久远的手术经验，甚至有些余悸犹存。“引

产后，要塞一块纱布在阴道，隔一周再取出纱布，非常疼痛。那时遇到圣诞节，我还塞着纱布到阳明山跟

朋友过节，我又冷又痛，却无法对其他人述说。”

手术后的妍珊在回宿舍前捡到了一只幼猫，救起没多久猫就死亡，她埋葬了猫，却不知道死去的胚胎在哪



里，“那时还很年轻，也是第一次，所以看到小猫，想到流掉的孩子，特别感伤吧。”

第二次则发现得早，她选择了药物流产。以药物将血肉排出的剧痛感与手术不同，药物让下体收缩、出

血，非常疼痛，妍珊的男友曾问她那是什么感觉？她只能形容像剧烈拉肚子，但仍是差距甚远。

第三次则是她最痛苦的经验，妍珊被后来成为丈夫的男友怀疑腹中的胎儿是谁的，躺在手术台上的她，流

出眼泪。虽然男友在她身旁，却不在乎她的感受。问及流产的原因，妍珊说，前两次是因为还有学生身

分，第三次，则是因为工作，“我当时获得一份很想要的工作，不想因为生孩子影响人生规划。”

后来的一次怀孕，是她唯一一次犹豫是否生育，不过，老天爷先帮她做出了决定，由于胚胎不稳，在一个

月左右，开始不断出血，医师说这个胚胎不太稳定可能会自然淘汰。犹豫、恐惧，她还是继续原本的过劳

工作。怀孕到五周大时，她与朋友们约在阳明山聚餐，刚用完晚餐回到旅馆，她又开始出血，这次，不只

是血液，还流出了白色的组织，她的孕期终止了。

她与男友结婚，婚后第一次受孕，她仍决定流掉。“我被医护人员告知，需要取得『配偶同意』才能流产，

我非常惊讶，怎么会这样？但也只能回去取得他的身分证以及签名，再回诊所进行药物流产。”最后一次的

流产则是三年前，她选择手术流产。

大多数已婚女性到了诊间才知道人工流产需要取得配偶同意。乌恩慈说：“大部分的女性就是震惊，脱口而

出『怎么那么麻烦』，再想办法取得先生同意，或请先生到医院签署同意书”，她也曾遇过，少数已知晓的

妇女若难以取得配偶同意，则会私下要求在体内装设避孕器。

不过，在诊间，也会看到一些怀孕妇女有难言之隐，有些人被家暴，即将离婚，或是她外遇，这些都很难

取得配偶的同意进行人工流产。另外，则有些女性的丈夫不在台湾，可能在外地工作或是她是外籍移工，

也会难以取得丈夫的同意书。那该怎么办？乌恩慈表示，她所属的医院是大型妇产科医院，如果未取得配

偶同意就进行人工流产，将会面临法律责任，因此医师会建议这些女性转往小型诊所寻求帮助。

根据记者调查，民间确实有合法的小型诊所为这些难以取得配偶同意的女性进行人工流产，这些医疗院所

私下坦言，如果政府不细查就不会有事。

反对修订配偶同意的意见认为，先生在怀孕一事上也出了一份力，不应该排除配偶的意见。林志洁认为：

“出一分力？确实，可能就好比一层楼与喜马拉雅山，我这么形容好了，男性与女性就好像只买一股的股民

以及一万股的股民，只买一股的人却要求一样的红利？理性上，大家都觉得不对吧。”在这个问题上，乌恩

慈反问：“身体、子宫是谁的？生育风险谁承担？所以女性才应该拥有最终的决定权。”



妇产科医师乌恩慈。摄：陈焯煇/端传媒

经历这么多次的流产背后的部分原因是妍珊透过伤害身体来报复母亲。“我跟妈妈的关系很紧张，她很希望

我生孩子，我偏不要，我不要照她的意思做”问及母亲是否知晓？她摇了摇头，无声地伤害自己是对妈妈终

极的报复，透过疼痛释放心里的痛苦。

妍珊继续阐述她沉重的心理因素，对生育的恐惧来自从女体转变为母体的过程，可能会失去对身体的掌

控，也担心身体不再具吸引力？而健康的胎儿能够保证产后是健康的吗？这样的担忧其有来自，妍珊的兄

长在胎儿时期并无异状，产后却患有脑性麻痺，“我妈生我是为了照顾我哥哥，我一辈子都是照顾者的身

分，我真的很怕我的孩子也是那样。”

妍珊很清楚知道，每一次的决定都是她主动做出，握有对身体的自主权。那男伴们的看法呢？妍珊叹气

道，身体不是他们的，根本不期待他们理解，他们也无法理解。妍珊在后期的流产前，甚至一个人备好约

莫一周的粮食，让自己在流产后待在屋内休息。

不过，她鲜少说出流产经验，因为她清楚知道台湾社会对主动选择人工流产的女性有多不友善，她所谓的

社会压力，在她学生时期是更加的明显，只要有年轻人未婚同居，就会被议论，过节后，新闻也会以“堕胎

潮”来报导流产现象。“我不想被标签，也不想成为弱势。我知道自己不是坏女人，只是生育涉及了我很深

沉、复杂的心理状态。”



沉、复杂的心理状态。

乌恩慈长期在乌乌医师粉丝专页为大众宣导正确医学知识，“在医学上，怀孕满20周才会称为胎儿，在那之

前都是胚胎”，担任10多年医师后，她在用词上也显得小心，以往刚怀孕就会跟对方说，恭喜成为妈妈，但

现在，她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欣喜地怀孕，因此她选择以对方的姓名及胚胎来代称。

在正确的医学观念上，乌恩慈强调，社会的迷思强化人工流产的严重性，像是伤身体、不孕，实际上，怀

孕比起人工流产更加伤害负妇女的身体。

这些误解导致我们看不到流产女性的真实样貌。乌恩慈表示，有避孕失败、错误避孕等错误认知的案例。

许多不易怀孕或年纪稍长的女性以为自己不会怀孕了，便不再避孕。她也曾帮年长女医师看诊，那名女医

师认为，年纪大了不可能再怀上而疏忽。“这些人都不是无知、年少的女性，反而是年长的高知识分子。”

乌恩慈强调，台湾性教育还是做得不足，每个人必须认知到“避孕不是百分之百成功”，况且也不是所有有

性行为的人都正确避孕。

记者在采访时也发现，受访者在怀孕前，不一定具备正确的避孕知识。甘梅曾以为体外射精就不会怀孕，

其他人也曾服用过事前、事后的避孕药，以为万无一失，却还是怀孕。

那时20多岁的林志洁已是律师，她抱持著有备无患的念头，在体内装了避孕器。没想到，第二年避孕器就

失去效果。“一开始是月经晚来，我怀疑怀孕，第一次验孕没有，过了两周验孕也没有，但月经还是没来，

在医院才确认怀孕”。医师告诉她，避孕器有三年的效期，但可能她身体吸收力太好，避孕器的铜离子被身

体吸收，医师观察后认为胚胎发展可能有问题。林志洁指出，即使胚胎没有问题，她也要出国攻读博士

班，因而接受人工流产手术。

“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再怎么有意识、准备还是遇到了，我不是刻板印象形容的无知少女，却还是避孕失

败。既然遇上了，就处理。”林志洁心平气和地描述当时的心境与决策。她婚后对先生提起这件事，先生对

她说，“妳可以不用告诉我这件事，但既然妳愿意告诉我，我很愿意倾听”记者问到先生的反应，林志洁反

问，要有什么反应？“我很看重生育自主权，无论男女都是，不过我们的法规，却限制男性与女性的生育自

主权，像是婚后才能结扎、婚后才能取出冷冻的卵子等，台湾没有生育自主，只有『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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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乌恩慈已对于生育议题十分友善，她仍反省从医之初的偏见，“刚当医生时，还没看到那么多的挣扎与

困境，我心里会质疑：为什么不生下来？”当她投入推广正确医疗知识，许多难以被言说的个人经验涌入她

的粉专里，抒发个人遭遇的痛苦。

乌恩慈强调：“每名女性来到诊间进行人工流产的理由都不同，但她们不是『无知的女人』，不是因为被谁

教唆，而是深思熟虑后的决策，纵使不能够完全理解，我们得尊重她们的决定。”
 

非二元性别者的流产 


31岁的律师李翎玮是一名非二元性别认同者，他也曾将个人经验发表在社群上，内容并无涉及前男友的姓

名等个资，却还是遭到对方来信要求修改内容。“我收到信后很不舒服，他认为这是我个人的事情，但一个

人怎么怀孕？他的行为就是亲密关系中的暴力。”

2014年12月，在一次不安全的性行为后，李翎玮发现月经晚了两天还没来，当时他正参加一个禅修课

程，不能外出也无法使用手机。出关后，他面临了两个人生重大的事情，一件是律师特考放榜，另一件则

是可能怀孕。揣着紧张的心情，他先是用手机拿榜单，考上了。接着买验孕棒验孕，中了。才24岁的他想

着自己有没有能力生下孩子并养育。另一个想法，则是来自法律层面的考量，他先松了一口气，还好没有

婚姻关系，他可以不需配偶同意，独自做决定。

李翎玮告诉男友后，他们谘询许多长辈与朋友的意见，其中包含已婚育有孩子的夫妻、指导教授、双方父

母，其中有支持他们生下孩子的意见，也有人要他自己做出决定。最后，李翎玮很确定，他才是唯一可以

为自己决定的人。



为 定 人

“我当时与男友是开放式关系，怀孕后，我们跟第三个人坐下来聊，后来他们独处了一个小时深谈，我在外

头非常焦虑，难以忍受，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无法在那样的状态下养育孩子，所以决定要终止怀孕。”李翎

玮从怀孕、谘询到作出决定也花了八周的时间，过程中，他十分积极地思考各种可能。

怀孕、思考八周到底是短或长？2019年时由宗教团体“Shofar转化社区联盟”理事长彭迦智领衔提出的“心

跳法案”公投提案，要求实施人工流产必须要在怀孕八周内实施才合法。李翎玮以自身经验强调，短时间要

做决定不容易，却被反堕胎团体提案入法。

李翎玮决策的前后都未受到社会压力与宗教的负面影响，而男友也给予温暖的支持，“我们的关系虽然很不

稳定，但他确实付出很多，一直陪伴我。他手头不宽裕，还是帮我订了月子餐。”不过，身体的痛苦让李翎

玮不免埋怨，“说实话，他没少做什么，但我还是恨他，他一点都无法分担我身体上的痛苦，真的很痛，这

件事就是亏欠我。”

谈到性别认同，李翎玮在2018年以前都处在困惑当中。成长阶段的她长得中性，但她仍认为自己是顺性别

女性，“我觉得自己是顺性别女性，也喜欢男生，却在求学阶段老是被女生告白”，后来她尝试女性化的打

扮，笑称试着让自己“销出去”。而口中这名男友就是她第一任正式交往的对象。“他其实一直鼓励我，称赞

我很漂亮，要有自信”，虽然对于留长发、穿裙子不感到讨厌，但他对于成为别人的“女朋友”有意见，“我

当时不知道哪里怪，有好多的不适梗在喉咙，直到2018年，我无意间看到非二元性别认同的介绍，突然像

被雷打到一样，我就是非二元性别者。”

李翎玮强调：“人工流产与人生规划有关，但反对人工流产的意见却是想排除生理女性的人生规划，并认为

『生育』才是有子宫者最重要的人生目标。”

身为非二元性别的他还会想要生育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了会，不过现实总是艰难，台湾的法规对于单身

生育并不友善，尤其人工生殖法规定，只有夫妻能够进行人工生殖，女性冷冻的卵子也只能在婚姻状态下

使用。李翎玮叹道：“在台湾，生与不生都处处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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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过挣扎、痛苦 


无论是甫满20岁的女性因学生身分、难以扶养孩子而进行人工流产；还是出社会后的女性，在职涯与人母

中间犹豫，最后仍以个人职涯为重。或是更深的心理因素：还没准备好成为母亲、担心孩子的发展、原生

家庭母女的亲密关系问题。每一名受访的女性无不庆幸自己年满20岁才怀孕，可以自行做决定，虽然经历

身体与心理上的痛苦，但她们仍认为“不后悔进行人工流产，也是最好的选择。”

乌恩慈说，国家政策、反堕胎势力把少子化与人工流产做错误归因，但人工流产是女性个人的决定。台湾

确实面临少子化问题，但提升生育率不应透过限制生育权来达到目标。林志洁强调，给予女性更多的支

持，才能让她们安心的生育。

所有受访者皆认同，“这些故事必须被述说，才能让其他女性知道自己不孤单，她们有所选择，现在台湾的

医疗很进步，可以到安全的医疗院所进行人工流产。”

甘梅回想起多年前的流产经验，她很庆幸在法国发生，享有免费的医疗资源，医师非常友善，不下任何价

值判断，只问了确定要进行了吗？接着开始说明服药过程并安慰担惊受怕的甘梅。

“如果有一天台湾步上美国的脚步，限缩人工流产，我真的会很生气，那些不相干的人为什么可以干涉我的

子宫？”

（尊重受访者意愿，甘梅、妍珊为化名）




